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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铁血男儿
卧底毒窟

31 程建邦的计划

我的大脑一时没跟上这一连串的
信息爆炸，像一个在电压不稳状态下的
电灯泡，忽明忽暗。冷静一下，我才说：

“他是因为杀人进去的，就算不死，在里
面蹲个几十年也没什么稀奇的。任务
是接近他没错，可你在里面陪他坐牢算
怎么回事儿？你死脑筋吗？接近他的
目的……”说到这儿，我意识到自己的
声音有些大，压低了声音继续说：“接近

他的目的是获取情报，不是让你跟他交
朋友，那样就算得到再多的情报又有什
么用？”

程建邦一拍桌子站起身，说：“你他
妈说谁死脑筋？我进去不能获取情报
吗？难道你是死人？你如果连传递情
报这点事儿都做不了就趁早滚回去，老
子一个人也办得到。”

听到这儿，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老
资格摆一摆，意思意思就得了，这程建
邦自打见了面就阴阳怪气的，这他妈算
哪门子搭档，这种态度还过什么命？我
一巴掌差点儿把桌子拍散，站在他对面
瞪着他说：“你他妈有话好好说，还没完
没了了？我来这里不是看你脸色、听你
耍嘴皮子的，有能耐咱就在事儿上真刀
真枪地比画，不见得谁比谁强。什么搭
档，狗屁不如，你瞧不上我，你当我把你
当回事儿了吗？不满意现在就去跟上
面汇报，随你怎么说我都认了，回去背
处分也比在这儿看你这张脸强。”

我气冲冲地拿过他手里的烟，抽出
一支叼在嘴里，一把从他嘴上将烟头
揪下来，对着火，又把烟头塞回他嘴
里。我的骤然爆发让程建邦好半天没
回过神来，直到他的眼睛被烟熏着才
回过神来。

“你看你，还真急了。”他笑起来，
“老子，哦不对，是我，我在这破地方都
他妈待了俩月了，裤裆里都快发霉了，

好不容易见到自己人能敞开了说话，你
让我发发牢骚怎么了？”他居然委屈地
看了我一眼，又说：“我知道你，秦川嘛，
西北最大制售枪械的案子就是你办的，
还捡了一条命回来。”

他拍拍我的肩膀，满脸敬意地说：
“说起来，你也算是我心目中的传奇
人物。”

看着他在短短几分钟内转变如此
之快，我不禁有些佩服，更深刻地明白
了徐卫东说他经验丰富的含义。我想，
刚才他说的那些关于我的事，一定是徐
卫东告诉他的，我不由得有些感激徐卫
东，他这么跟程建邦说，无非是为了避
免我在一个老探员面前太过自卑。至
少现在，我与程建邦之间似乎有了正常
而相对平等的感觉，接下来我只需要用
自己的实力维系住这种平衡就好。

我见外面天色已经昏暗。“别废话
了，你有什么计划？”我说着坐了下来。

程建邦收起笑脸，也坐了下来，拿
起一瓶啤酒跟我碰了一下，说：“我打算
混进监狱，在那种环境里更容易接近目
标，搞不好能事半功倍。你在外面负责
接应，帮我传递消息，就算他出不来，至
少也可以帮我引见其他大毒贩。所谓
条条大道通罗马，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情
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我就出来，就算
做个毒枭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听到他这番不切实际的话，我觉得

很不可思议，在我看来这就像是一个讲
了一半的故事，我接着他的话说：“嗯，
对，然后你我联手，不出三年就能称霸
金三角，接着带着全部毒品和兄弟回
国自首，这件案子就算结了，世界上最
大的毒品生产基地就不复存在了，对
不对？”

我不顾他满脸惊讶，语气一转说：
“这他妈是泰国，你当监狱是你家开
的，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泰国国王是
你大爷？”

程建邦看了我好一会儿，说：“你这
个想法很有想象力，但实施起来变数太
大，不可取。”他诡异地一笑，接着说，

“至于进出监狱，这事儿其实很简单，用
不着麻烦泰国国王，我要出来的时候，
你给送你来的那个老刘说一声就行。”

老刘在送我来的车上说过，只要有
需要就联系他，他会尽力动用一切可以
动用的资源给我提供最大的帮助。如
此看来，程建邦随时出狱的事儿应该是
可行的，之前我也想过一些可能出现的
会用到老刘的状况，最多就是在和泰国
警方发生误会时需要他的协助，却从没
往这方面想过。

我说：“你跟他确定过吗？确定可
以来去自如？如果他能帮忙，为什么非
要……抢劫？”

（摘自《任务：活着再见1》邵雪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有种爱情
痛彻心扉

严谨搭讪19

“你怎么这么不靠谱？难得求你办
件事！”

“你就不能找个快餐店，先带乐乐
进去暖和会儿？好了好了严慎，你离更
年期还远着呢，怎么快跟咱家老太太一
样啰唆了？我尽快过去行不行？”

就在严家兄妹在电话里斗嘴的时
候，季晓鸥也被严谨的大嗓门儿吸引
了，她正好奇地打量着他的座驾。
她略微有点儿近视，为了爱美不肯
戴有框眼镜，也不肯戴隐形眼镜，宁

可看东西就那么模糊着。此刻虽然天
色已暗，但她也能看清楚那是一辆黑色
越野车。

季晓鸥对车并无研究，就像她从不
在意衣服的品牌一样，因此她并不知
道那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就是号称
SUV里的劳斯莱斯的路虎探索系列，
只是觉得在天天堵车的北京城里开
这种车实在太“二”了，既占车位又费
汽油，除了比较拉风，真没什么好处。

车主人正背对着她接电话。一件
卡其色的俄式军装麂皮外套，牛仔裤的
裤腿塞在高帮陆战靴里，他和车子像隶
属同一系列，二者在一起，几乎一样的
高度，同样挺拔、利落，透射出的气质简
直如出一辙。

季晓鸥当年是电视剧《士兵突击》
的铁杆粉丝，对一切带有军旅标志的事
物均有超乎寻常的热爱。她默默地揣
测：假如对面这个家伙转过身来，是像
七连长多一点儿呢还是更接近袁朗的
神韵？

那边，严谨已经暂时稳住妹妹和外
甥，挂了电话大踏步走过来。

“季晓鸥，真巧啊！”严谨叫得顺溜，
这是他泡妞常用的自来熟伎俩，在对方
毫无防备的时候，他漫不经心的魅力渗
透其实已经开始了。

“去哪儿？我送你。”他说。
对季晓鸥而言，在大街上突然被一

个陌生人熟稔、准确地叫出名字，无论

如何也不是一声寻常的寒暄。她先是
被惊吓，接着被对方坦然的态度所迷
惑，开始在脑海中寻找对方的资料，可
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个皮
肤晒得像黑巧克力一样的男人。

“你是……”她睁大了那双本来就
不小的眼睛。

“不记得我了？”
“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严谨的自信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

打击，失望之色溢于言表，但面对暂时
的挫折他没有退缩，伸手在上衣兜里一
通乱摸，总算找到一张名片递了过去。

季晓鸥接过名片，看到了一个似曾
相识的名字。

“严……严谨？”
“对啊，情人节那天，哦，不是，情

人节后那天，我们在酒店里见过，还记
得吧？”

季晓鸥收起微笑，微微张开了嘴，
忽然想起了那些美丽的玫瑰，也想起了
在酒店电梯里的那次偶遇。

情人节的遭遇，实在让季晓鸥记忆
深刻，想忘都忘不掉。说到起因，是美
容店里一个名叫方妮娅的老顾客，情人
节的夜晚丈夫却在外地出差，无聊之中
她找到季晓鸥，说她有一个单身派对的
请柬，让季晓鸥跟她一起去，看看能否
遇到适龄的单身“高富帅”。她劝季晓
鸥：“就算找不到可以做老公的男人，至
少也能找着一个够资格包养你的吧！”

“呸！”季晓鸥啐她一口唾沫说，“谁
有资格包养我？等我有钱了还打算包
养别人呢！”

话虽如此，她还是按照方妮娅的
着装要求打扮好，即上衣领子必须低
至能露出“事业线”，裙子下摆要高于
膝盖 10 厘米，然后跟着方妮娅去了
酒店。可惜那场派对虽称为单身派
对，但大部分来宾都是打扮得光鲜亮
丽的女性，偶有几个男宾出现，要么
大腹便便年过不惑，要么年轻殷勤得
令人生疑。她俩感觉极其扫兴，正打
算撤退之际，却发现回家已经成为一
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人节的夜
晚，满城大堵车。无奈之下，方妮娅出
资开了个标准间，她俩索性在酒店里
睡了一夜，在退房离开时便与严谨在
电梯里狭路相逢。

因为当时严谨一直挡在电梯门
口，和他面对面站着的季晓鸥，并没有
看到严谨身后那个人的长相，但严谨和
他暧昧的对话，她听得清清楚楚——情
人节后的清晨，酒店电梯，两个衣冠不
整的男人，尤其是严谨，衬衣扣子只系
了中间两粒，胡子没有剃干净，整个人
透着股邪气，明显不是多正经的人，可
又让人不得不承认他邪得十分有范
儿。他最后付钱的那一幕，哎哟哟，让
人不想歪都不行。

（摘自《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
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